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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四回摇
所求乎朋友相看俨然

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

素臣立起身，走入讲堂，见正中设一讲座，座前架一高

桌，桌旁摆着五张圈椅，朝外一个大匾，果是“讲堂”两

大字，屏门上对联果是“闻所未闻，无非至理；听如不听，

便是废人”十六个碗大的字儿。素臣道：“这角门进去还有

三间房，房内设着松、竹、梅三榻，这松纹、竹韵、梅影三

个童子，就在这房内伏侍。房内有个匾额，题着‘石交’

二字，可是有的？”众人都吐舌，说：“是有的。”素臣便推

开角门，进入房去，果有三榻、一匾，三榻各雕成松片、竹

节、梅花的花样，匾上果是“石交”二字。素臣仔细揣想

道：“这张松榻是摆在中间，这两榻是东西两间，只这点子

不合些。”玉麟咋舌道：“此房系俺们弟兄三人时常会宿之

所，故造此三榻，以岁寒三友寓意。玉麟年长，故坐卧俱在

松榻，居中，伏侍的便是松纹；东边竹榻系方二弟坐卧，伏

侍的便是竹韵；西边梅榻系熊三弟坐卧，伏侍的便是梅影。

后因两先生游学至此，弟兄们重其品望，惊其议论，遂设立

起讲堂，日间讲论，夜间留宿此房，才把俺的松榻移到西边

去的。文爷快把前知之故说出来，免使众人疑神疑鬼。”素

臣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弟自在又全家中压死狐精，便两夜连做

两梦，昨至尊府，宿在西边书房，复做一梦，三梦三同，俱

是入梦，就坐在天籁堂内，由天籁堂至讲堂，由讲堂至此

—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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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，弟便坐在正中一间松榻之上，送茶添香、拍尘拂蝇的，

就是这松纹。东西两榻，一个便酷似戴兄，一个便酷似刘

兄，伏侍的便是竹韵、梅影，却未与戴、刘二兄叙一礼、交

一谈，但知此三童之名，见此三榻一匾，以及天籁堂、讲堂

之匾，对门窗诸物模样而已，不意梦境竟成真境，岂非怪

事？”玉麟等俱道：“此系前定之数，文爷与两先生该定石

交，故已梦中指点出实境来。怪是前日相见时，文爷与两先

生相顾错愕，俱有惊疑之状，莫非两先生亦有所梦么？”

刘、戴二人俱道：“弟等并没甚梦，但觉一见文兄之面，就

如平日认识过的，故此惊疑。”素臣道：“弟与刘、戴二兄

前定石交，梦中指点是无疑的了。但梦中坐此榻上，片时即

有老人前来领弟出房，一重重门户，推开进去，直到深闺密

室中，穿进一小阁，阁上睡一女子，有十五六岁年纪。那老

人揭开被来，叫弟细看。弟看那女子除了头颈手足满身俱是

朱砂斑点，老人说：相公看清了这斑，这女子婚姻就有着落

了。弟便连连点头，这梦才醒，岂非咄咄怪事！”这几句

话，把飞娘及玉麟兄弟三人都惊呆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

做一声。

良久，玉麟道：“奇梦必有奇应。外面伺候久了，且请

出去坐席。”于是重到天籁堂中，酒席已经摆设，正中南面

一席，定素臣上坐；北面一席，戴、刘二人坐下；东边一

席，玉麟、有信；西边一席，飞娘、以神，横坐相陪。玉麟

拱素臣入席道：“晚上专诚再行送酒定席之礼，此时便饭，

不敢烦渎了。”素臣再三推让，因把刘、戴一席移到上边，

与素臣分东西朝下佥坐。丫鬟们斟酒，厢房中乐起，齐齐的

走出六个优童，上前参单，末脚呈上戏目。素臣点了亚夫、

—圆—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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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德、德昭、贺兰四回；次及廷珍，点了寿梦、蔡邕；次及

时雍，点了乐毅、岳飞；次及玉麟等四人，点了郭巨、乐

羊、施全、郑侠四回，共是十二回四十八出戏文。跳过加

官，从头演扮出来，亚夫一回，第一出铄釜，是刘邦未遇

时，与审食其相好，常留饮食，其嫂恶食其与吕雉奸通，铄

釜示意驱之使去，刘邦、吕雉与其嫂相骂，一场而散。第二

出纵奸，是食其、吕雉白日行奸，被太公撞破，训责子息，

刘邦护妻，吕雉撒泼百般，把太公挺撞，太公气苦，欲寻短

见，经其嫂委曲劝止。第三出陷父，是刘邦在军中饮酒御

女，昼夜淫乐，被项王袭破大营，将太公捉去。第四出分

羹，是刘邦围城，项王把太公架在鼎上招降，刘邦在城下说

那分羹的话，旁边恼了亚父范增，发上冲冠，张髯裂眦，把

刘邦平日怕婆纵奸、仇嫂逆父诸般恶迹丑行，逐件数说，并

敢于三军万众前出此分羹之言，欲食亲父之肉，良心丧尽，

禽兽不如，你们将士兵卒都有人心，怎甘心跟这乌龟主子？

忍心奉这枭獍凶徒？忘廉丧耻、忤逆不孝、千龟万鳖、千猪

万狗的尽情痛骂。这一骂直骂的三军气愤，解甲而跳，张

良、陈平、萧何、曹参一班谋臣战将个个面红耳热，汗流浃

背，掩着面孔，缩着脖颈，羞惭无地。刘邦惶愧愤怒，填胸

塞胃，无言可辩，闷气伤心，忽然一个斤斗撞下马来，跌死

在地。文臣武将都抱头鼠窜，登时逃避一空。项王传令，将

刘邦身尸棺硷，另做一口大材把吕雉、审食其二人活钉在

内，一同葬埋。放下太公，封刘邦之侄刘信为羹颉侯，以表

其母之贤，月给俸禄奉养太公及其母终身。那刘邦是二净扮

的，演出纵妻仇嫂、逆父分羹的奸恶之状，可羞可恨；吕雉

是花旦扮的，演出冶容骚状及詈姆忤翁，恶毒的心性，可耻

—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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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恶；亚父是老生扮的，演出忠肝义胆，怒发冲冠的气概可

敬可感。素臣看那优童都只十一二岁，因赞道：“两兄之乐

府，固属奇文，即这几个优童，亦可谓奇优矣。怎点点年纪

就能曲曲传写两兄心事，使人忽笑忽骂，欲泣欲歌？有奇

文，而又得此奇优以演之，直属千古奇观。弟生平所深恶

者，汉高之为人。这戏内虽有些文致之罪，然纵奸逆父是逼

真的事，分羹之言灭绝天理，尤属禽兽不如。即因铄釜而仇

其嫂，至封其侄为羹颉侯，亦可见其宿怨含怒，褊窄心肠。

而前人称为豁达大度，诚足齿冷。两兄把铄釜一事略一挑

剔，便化腐为新，而项王即仍封其侄为羹颉侯，一样封号，

两样心胸，尤属巧不可阶。迂儒每以分羹之言为行权救父，

弟见之，即欲呕哕。项王虽云妇人之仁，而斩宋义、弑义

帝、杀子婴、坑秦卒数十万，凶暴无比，分羹之言一出，而

太公之肉即腐，此其常情常事，乃忍以其父尝试耶？孟子

曰：窃负而逃，遵海滨而处，终身诉然，乐而忘天下人之

仁，不仁。其相反固若是耶？且此言何言不独？口不忍出，

亦属耳不忍闻，自古不乏枭獍之徒，从无敢出此言者。太公

虽幸而不死于项王之鼎，已死于其子之口与心矣。如以项羽

为妇人之仁，即当退师三舍，甘言厚币，或愿就小邦，不敢

出争天下，冀缓其父须臾之死，后出奇计，或重赂项伯以图

脱虎口，何至决裂不顾如此，而且邃数羽十罪以激之耶？推

汉高之意，不过为不杀父；则我得假行权之名杀父，则我得

托复仇之义总把其父看作赘疣，故即位之后立妻为皇后，立

子为皇太子，至其父仍为太公，无一位号以尊荣之，难怪两

兄有此纵奸一出深文，以坐其不孝之罪也。”飞娘道：“奴

也恼这刘邦，却还被行权之说所误，怕这纵奸一出忒冤屈了

—源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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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，今被文爷指破，才知道这四出之妙处。至不尊太公，或

是古时没有太上皇的位号，但以锦衣玉食尊养他，也未可

知。”素臣道：“始皇即位，即尊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刘邦纵

有不知，合朝岂无知之者？何以尊妻尊子而独不尊其父

乎？”飞娘道：“奴是以耳为目的，没听见秦始王追尊的事，

故发想替刘邦开脱。如今才知道是开脱不来的了。”玉麟等

齐声说道：“两先生之乐府，一经文爷指点，俺们心里就分

外发起亮来。以后做完一回，俱要求指教的了。”因吩咐优

童再演。

于是复演建德兴师一回。第一出逼父，是李世民设计，

灌醉高祖，令晋阳宫妃侍寝。第二出内乱，是收巢刺王妃。

第三出纊后，是奸炀帝萧氏。第四出檄诛，是窦建德起兵，
将以上三大罪作檄，声讨世民，战败被擒，勘审定供，赐帛

缢死。演毕众人求教，素臣道：“太宗治天下却是贤君，若

讲修身齐家，便几于禽兽之行。这逼父内乱，是千真万确，

罪无可逭的了。惟纊后尚属文致，其令萧后入官，不避瓜李
之嫌，亦所谓坐以恶名而不辞者，但事属暖昧，宁失于出，

毋失于入。这纊后一出还该删去，换上灭亲一出，把杀建
成、元吉之事实之，似为平允。”戴、刘二人连称领教。飞

娘道：“世民恁般淫恶，怎得传子传孙，做着几百年皇帝

呢？”素臣道：“炀帝弑父弑兄，淫恶天下，百姓倒悬，兵

戈四起，太宗勘定祸乱，复开太平，武功几于汤武。而贞观

之时，君明臣直，政简刑清，致治等于成、康，故得传子传

孙，享受数百年基业。其逼父内乱这淫恶，酿成子孙数世宫

闱之祸，韦、杨各后妃，太平、安乐各公主，臭秽之行，千

古唾骂，至今日人皆诋为唐乌龟，其所以报之者，亦已酷

—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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矣。俗语淫人妻女还将妻女淫人。武后本太宗才人，而高宗

即纊之，且使其遍淫臣民，即此一人已如借债者偿还十倍利
钱，况不止此一人还债乎？”各人俱击节叹赏，以为名论。

第三回就演德昭复位。第一出誓言，是太祖光义在杜太

后前誓约：太祖传光义，光义传光美，光美传德昭。第二出

灼艾，是光义有病灼艾，太祖也陪着灼艾，以分其痛。第三

出幽嫂，是光义即位以后，把嫂宋后锢闭冷宫至死亦不成

服。第四出复位，是光义与赵普定计杀了光美，复要谋杀德

昭，德昭兴师执获光义、赵普，审勘定招，把光义锁锢南

宫，将赵普枭首示众。素臣拍案称快道：“太宗治天下，亦

是贤君，而其待太祖刻薄，直与禽兽无二。古来帝王，兄之

待弟，虞舜之下即以太祖为第一，太祖以帝位付弟，有病至

灼艾分痛，友爱之笃，至矣，极矣。而太宗薄待宋后致死，

德昭如此以报之，复位这一出，真足快痛人心！”戴、刘二

人道：“这回戏虽然痛快，而非实事也。天道怎如此梦梦？

以太祖所创之基宇，使被唾手得之，而其子孙更享国至一二

百年，直至孝宗始归太祖后裔，已只剩得半壁破坏江山，其

理实不可解。”素臣道：“这却又有个缘故。陈桥兵变实出

太祖意外，其谋皆太宗所定，光美亦属与闻，故太祖惊慌失

措，而禅诏出诸袖中。后人不知其故，反以此定太祖之罪，

岂不冤哉？光义定谋，举宅共知，独瞒一太祖，待其黄袍加

身，骑虎难下，亦犹唐太宗以宫妃侍寝逼父以不得不然之势

也。当兵变之时关白太宗，并未预闻太祖，正是确有可据。

缘彼时时势，非太祖之威名重望，不足以成事。而太祖因受

柴世宗厚恩，心不忍负，故太宗预定禅诏，以黄袍劫之，而

与杜后约言，事成之后太祖传太宗，太宗传光美，而仍还德

—远—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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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。是业虽创于太祖，而实由于太宗，非唾手而得之也。使

太宗之威望足以成事，必且自取之，不须更劫太祖而约誓于

太后之前矣。太宗即位以后，复能缵武修文，兼以世有贤

君，所以太宗子孙得享受一二百年基业。但以太祖之待弟为

虞舜以后一人，而太宗之待其兄者如此，使竟无以报之，彼

苍诚梦梦矣。故金人肆毒，把太宗子孙杀灭殆尽，存不多几

个子女都驱入燕、云，为奴为婢，是死是生，淹没难考。太

祖子孙虽止承受得百馀年半壁江山，而国亡之后，宗室遍满

天下，如孟纋、孟适等俱为元代显官，后世所传，更有六庚
申之说，亦可见彼苍之非梦梦矣。唐太宗之恶，重在逼父内

乱，故报以妻女淫荡之祸；宋太宗之恶重，在致死光美、德

昭，故报以子孙灭绝之祸，针芥相投，铢两不爽，孰谓天道

有或忒乎？”戴、刘二人出位再拜道：“弟等读书，真同耳

食，不遇文爷，一生蒙懂矣！”玉麟等齐跪于地，道：“两

先生尚以为耳食，俺们真属双目俱瞽，一线无光者矣！”素

臣拉扯不及，同拜起来。仍复入座，飞娘道：“快活，快

活！既知道了黄袍加身、袖中禅诏都是太宗做的把戏，把向

来疑心太祖的念头消释尽情；又知道太宗子孙该做几百年皇

帝，及终受报应的缘故，把向来不忿那太宗的念头又去掉了

许多；再知道两个太宗，各人作孽，各人受报，竟如天造地

设一般，文爷，你就合天老子一鼻孔出气，怎看得报应如此

分明？”玉麟道：“向来看书，也疑惑杜太后怎忽有这段议

论，要把天下传与光义，光美正传德昭。就算太祖大孝，不

敢违逆母命，在太后也不应发此异议，把太祖挣成基业生生

分派与人。今被文爷提破，才知大后发议及太祖不得不听从

的缘故，怪不的两先生都出位拜谢哩！”说毕吩咐再演。

—苑—



中华经典武侠小说全集

野
叟
曝
言

场上闹起锣鼓，演到贺兰进明一回。第一出饲狗，是贺

兰进明吩咐军士衙役购获各种肥狗，喂养走跳。第二出尝

粪，是各军役牵狗齐集一处，有一狗要屙，贺兰进明即爬向

狗屁股边将口接受，细细嚼咽，逐个尝去，吃不尽的都把碗

碟收好，说那一种狗的粪是怎味，这一种狗的粪又是怎味，

酸咸苦辣逐种评品孰高孰下，津津不倦。狗粪干者，系糖炒

麦粉，稀者系木樨糖水，俱从竹筒捻挤而出，那扮贺兰的是

一小丑脚，年止十岁，却伶俐无比，未吃粪时，装那垂涎之

状，窥臀探孔，抓头朵颐，喉中啯啯有声，舌上咨咨作响；

吃粪时，装那贪饕之状，捧着狗屁股咬嚼吞咽，牵唇动颏，

狗已屙完，还把舌头抻入狗屁眼去百般舔咂，忽的遇着薄屎

直冲出来，满面淋漓，都不理论，忙把嘴合着屁眼连连收

吸，吸完起来，才用手指去脸上掠下，抹入口去，咂嘴咂

舌，爽利异常；吃粪之后，装那餍足之状，摩胸运腹，嗳气

噫声，在牙中剔出粪渣，细细咀嚼。满场军役个个掩鼻厌

恶，他却趾高气扬，洋洋得意。素臣拊掌大笑，各人捧腹，

笑声满堂。飞娘道：“这小奴才好生可恶，怎今日越装出许

多怪状，累奴笑得肚子生疼。”第三出被箭，是瞧阳被围，

南霁云来求救兵，贺兰正在吃粪，吩咐军士回绝，没工夫发

兵。霁云在城下痛骂吃狗粪腌纆奴才，贺兰大怒，上城回
骂，不防霁云一箭射来正中咽喉，把刚下喉的狗粪射得直溅

出来，登时身死。第四出冥断，是阎王拘了贺兰鬼魂去，审

勘明白，定以世世发在山东、河南苦恶地方做猪，罚他千万

年去吃那人粪狗屎，临了再受那一刀之罪。演毕，飞娘问

道：“怎天下有吃狗粪的人？毕竟是真是假，不要叫咱们钻

在鼓里，被两先生瞒了去。”素臣道：“古来食性之异，不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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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解者狠多，如食蛇，食蝎，食娱蚣，食蚯蚓，食蚱蜢，食

蛄蝼，食促织，食蜒蚰，此则五方风气不齐，在此为常，在

彼为怪者，姑勿具论。其有食灰、食土、食瓦、食铜铁、食

头垢、食脚皮、食毛虫，如刘邕之嗜疮痂，鲜于叔明之嗜臭

虫，权长孺之嗜人爪，或系奇疾，或系腹内有虫之故；若唐

舒州刺史杜怀萧、左司郎中任正名之喜食阳精，骑马都尉赵

辉之喜食阴精月水，则皆为淫欲之事，不顾龌龊。当今富贵

之家多有服秋石、红铅者，并以为贿通馈送之物，恬不知

怪。此则皆托于补益，不计其由来之污秽。至本朝宋泐和尚

喜食粪浸芝麻，便与蛆虫无异，愈出愈奇矣。然未闻有食狗

粪者，大约自古及今只有贺兰进明一人好食狗粪，这却不是

食性之异，大抵戾气所钟，虽具人形，全无人性的了。”飞

娘道：“据文爷说来，食性之异，偏有许多。俺弟小时好食

草纸，先母初不在意，后来知道，痛打一顿，才渐渐的不吃

了。这也是食性之异。那时若没俺娘一顿打，怕一日异似一

日，到如今也要吃狗粪么？”以神听他姊忽然调笑，那紫黑

面孔不觉放出一阵红光，笑道：“诸位勿听家姊瞎话，那有

这吃草纸的事！”素臣道：“熊兄勿致不安，令姊英雄气概，

常时想无此种取笑，今日宾客满堂，忽作诙谐之语，侠烈肝

肠变为妩媚风致。以弟言之，正宜为贤姊弟贺也。”众人齐

声道：“此文爷教化之功也。”素臣离席，走到右边，在丫

鬟手中接过酒壶，斟了两杯酒，送上二人面前，众人俱起相

从。飞娘、以神只得举杯，一饮而尽，众人皆哄然大笑。

玉麟吩咐暂停戏文，大家散坐一回，将酒菜重新整过，

再行入席。素臣复到对面讲堂中视玩。玉麟、飞娘跟了进

来，飞娘道：“文爷方才说梦中有一老人指引，直到深闺密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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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，穿进小阁。如今文爷从这房里走起，一重一重进去，咱

与白兄在后跟着，看是走错不走错。”素臣真个出了房门，

向内而走，经过一个院落，望三间内厅背后夹弄中直走。飞

娘叫道：“文爷，错了，这里是通厕房的夹道哩！”素臣只

管走去，飞娘在后格格的笑。出了夹弄，一带花墙遮住，又

是五小间内座，素臣头也不回，穿出西面回廊，一个小月洞

门内，三间正房对面就是小阁。素臣立定，指着上面道：

“那老人领到阁下，由这扶梯而上。此处却无扶梯，是何缘

故？”因问飞娘道：“方才熊姊哄我，那知梦中之境，愈走

愈合，故放胆信步，竟如熟路一般，不消疑忖，熊姊看来，

是真是假？”飞娘一路笑将进来，骈起两指，向素臣点点

道：“文爷，你这梦准得怕人。”玉麟喊应阁上之人，揭起

盖板，放下扶梯，三人一同上阁。阁系三间，中间一匾题着

“栖凤”二字。素臣走至靠里一间，指着一张大床道：“那

十五六岁女子，就睡在此床之上。”玉麟、飞娘面面厮觑，

错愕不已。飞娘道：“是怎样睡法？头在那边，脚在那边？”

素臣道：“头是顶在中间这板壁睡的，朝外侧睡，满胸前俱

是朱砂斑，那老人复把女子翻身向里，便见满背朱砂斑

点。”飞娘向玉麟道：“那是前定之数无疑了。”玉麟点头

道：“这是再没疑心的了。”飞娘道：“据梦看来，老人那样

指点，那般嘱托，这十五六岁女子的婚姻在文爷身上的

了？”素臣道：“梦中老人，一连三夜指引嘱咐，如果有这

满身朱砂斑点的女子，这婚姻自然在弟身上，没个推托的道

理。”飞娘大喜道：“还你有这女子。”玉麟道：“只文爷不

可食言。”素臣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迫。有此奇

梦，必有奇缘。梦中老人必非孟浪，此段姻缘小弟一力承当

—园员—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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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也。”玉麟欢天喜地的向着床后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你说要

认一认文爷，就出来相见罢。”里面答应一声，几个丫鬟仆

妇簇拥一个中年女人出来，玉麟道：“拙妻洪氏，欲见文

爷，请外边去，待他拜见。”素臣走过中间，洪氏出来，只

行常礼，素臣作揖相还。玉麟让素臣靠东首坐，玉麟西边朝

上佥坐，洪氏与飞娘东边佥坐。洪氏眼睁睁地看着素臣，素

臣登时胀红了脸，百般没趣，飞娘只待要笑。洪氏开口问：

“文爷贵庚？太太今年贵庚？有几位姨娘？几位相公、姑

娘？”素臣道：“学生今年二十七岁，拙荆同庚，只有一个

小犬，三个小妾。”说毕忙立起身，飞娘见洪氏似不欲留，

遂同玉麟一齐出外。

玉麟递酒定席，仍照前坐。优童复演出寿梦、蔡邕两

回。寿梦一回，是遗命再让，三让，魂讥。演毕求教，素臣

道：“这本是前人辞国生乱之说，但据弟看来却有不然。季

子与叔齐一般以天伦为重，虽为父兄所爱，无得国之理，及

夷昧薨时，季子适奉使在外，王僚已经僭位，季子若与争

立，是以让始而以争终，显先君之失，开纂夺之端，岂季子

所肯出乎？至而君之，不可谓季子之过也。迨阖卢刺杀王僚

而致国乎，季子子子愈无可受之理矣。故其言曰：尔杀吾

君，吾受尔国，是吾与尔为纂也；尔杀吾君，吾又杀尔，是

父子兄弟相杀，无已时也。去之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。其知

之可谓至明，处之可谓至当，似无可讥也。”廷珍道：“弟

等因其父兄之意诚切恳至，真可谓泐金石而泣鬼神，不宜守

子臧之小节，而忘父兄之大德，两番辞让未免不能达权，故

从先儒之说以讥之。”素臣道：“季子非让也，但不争耳。

让与不争相去甚远。以王僚之凶暴，既以为君，设使季子伸

—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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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兄之命，彼能帖然而听命乎？不听则必争，争而季子败，

则身死名裂，而无补于君父；争而季子胜，则季子断不肯为

争国之人。至而君之，非惟德盛，其识亦独优也。及阖庐致

国，季子受之，则律以赵盾弑君之义，何说之辞？如杀阖

庐，则论世及之常，国实阖庐所应得。且阖庐谋杀王僚，处

心积虑，坚忍而成，其致国也，固逆料季子之必不受耳。如

其受之，则亦必争。圣达节，贤守节，慕达节之名，乃至不

能守节，子臧且不肯为，况季子乎？故季子当父兄时是让，

其让也，以天伦为重，可与伯夷叔齐争光日月；当王僚、阖

庐时是不争，其不争也，以君国为轻，不与鲁桓、郑厉结

祸，天亲两无可议也。季子之观周乐论列国名卿大夫，言皆

蓍蔡，其子死于赢博之间，孔子且慕其习礼，而使人观葬。

燕雀处堂之论，以悖逆无知之林父，且感之而终身不听金

石，此何等学识，何等德器，而肯与其侄争国以贻笑天下后

世乎？终身不入吴国，真属天理之当，人心之安，似未可执

先儒之说以苛求之耳。”戴、刘二人俱爽然若失，愧谢自

责，玉麟等亦俱豁然心服。

复演蔡邕一回，是戮善，激变，坠楼，鬼责。素臣道：

“此似亦踵前人之误。董卓之暴恶，千古无对，只要想着遍

发祖宗陵寝一节，就断没有不痛心疾首欲其速死者矣。况每

夜纵兵出城，俘掠子女，杀戮人民，天明满载，鼓吹入城，

将死者献俘论功，生者奸淫戮辱。稍有人心的人，断无不望

其早死一刻，百姓早免一刻之祸。而蔡邕以区区迁转私恩，

为之惊叹失声，其性与人殊，可谓衣冠禽兽，况有附逆之

罪，若不加戮诛，是为失刑，尚可误认为善人，以国史付

之，使其颠倒是非，易乱典刑耶？至李催等之祸，实由天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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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非王允所得而料也。李催等助卓为虐，恶逾飞廉、恶来

百倍，为王法所必诛，若赦之，是无法纪矣。彼时若无贾诩

献策，即已遁为西溪。无叟兵内反，则城且无从攻，围何由

得破？或以吕布之虎将一出而歼灭之，则天下从此望太平，

曹操等祸端亦无从起矣。乃天不厌乱，无端而叟兵内反，致

吕布出走，王允捐躯，君臣百姓复遭惨祸，此真意外之事，

岂可以责王允之失计乎？李催等惟不得赦，故须四布谣言，

恐胁兵卒；若早得赦，则号令由己，势焰更张，能必其解甲

归命，不作祸乱乎？魏孝庄帝惩催汜之乱，赦世隆而其祸愈

速，又可责王允之不赦催汜乎？盗贼赦而成黄巾之祸，宦官

赦而成董卓之祸，晋以屡赦而成五胡之祸，唐以屡赦而成藩

镇之祸。蔓草难图，除恶务尽，赦岂善策？况此数凶，系汉

君臣不共戴天之仇，而可赦乎？迂儒每于事后论成败，以诋

前人之失计，此千古任事，忠贤所同声而一哭者，何两兄之

高卓，而亦出于此邪？”戴、刘二人汗流浃背，再拜谢罪，

道：“弟等如虱处裤中，乃敢妄论天下事，得罪古人者多

矣。以下戏文不必唱了，待一一请教过，改换出来再行演

扮，诸兄以为何如？”素臣?蹐不安道：“弟因两兄纳言，
诸位错爱，故冒昧直陈，惟乞恕罪。”玉麟、飞娘因心中有

事，便先说道：“文爷之具眼卓识，固高出千古，两先生之

虚衷服善，亦迥异寻常。今日且停一日，把男女戏目都请教

文爷，定出几出明日演唱罢了。俺们两人有件要事须进去商

量，二弟三弟可代为一陪。”说罢，告了罪，匆匆进去。正

是：

莽男儿真心为月老，侠女子苦口作冰人。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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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评

素臣梦头已极奇怪，不意更有梦尾，为愈奇愈

怪也。飞娘等惊至无声，玉麟良久以谈话漾开，令

人揣捏不到，真是奇文。

范亚夫骂刘邦一回，非作者明眼不能照彻，非

作者椽笔不能写透，且非作者血性亦不能明日张

胆、大声而疾呼也。素臣一段议论，如老吏断狱，

使刘邦百喙莫辩，真足维持世道，痛快人心。石勒

云：遇高帝当北面事之，遇光武当并驱中原。盖服

高帝之狡猾阴鸷、狠心辣手，为己所不如耳。后世

遂以此定二帝之优劣，岂不谬哉？

世民之罪，较刘邦犹为末减，然以建德讨之，

极为允当。建德有君人之度，无暖昧之私。首诛乱

臣，大施仁政，其行军则堂堂正正，其齐家则肃肃

雍雍，其待人则磊磊落落，其治术则郁郁彬彬，较

太宗之逼父内乱者霄壤，故得仗大义以讨之。

世民之功过不相掩，而天之赏功罚过亦不相

掩，素臣之论可为明允。

身上黄袍，袖中禅诏，俱出自光义，此真只

眼。太祖之冤，千古莫白，而作者白之。作者其太

祖之功臣，抑又知己乎？烛影柱斧，不当疑者，偏

有无数瞎疑心，此等可疑者，绝不致疑。一部二十

一史，谁人不读？又谁人读过？不读此书，一生盲

瞽矣，可胜叹哉！

论太祖太宗子孙报应，如以烛照物，历历不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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爽。飞娘云：你就合天老子一鼻孔出气。殆作者之

自赞欤！盖不与天老子一鼻孔出气，不足与言天，

即不足与言史。孰谓读经难，读史易耶？

形容贺兰为张、许、南、雷诸公泄愤，此天地

间第一等快事也，妙在并非文致。但如素臣所云：

未必捧着狗臀以口就食耳。读竟即欲买梨园一部，

填词四出教之，使演于通都大邑，以痛快人心。而

搜索敝囊，竟无一文，为之愤郁者累日。

洪氏眼睁睁地看着素臣，素臣胀红了脸，百般

没趣，飞娘只待要笑。画笔至此，几于化工矣。

论季札，今古犹有数人见到；论王允，则无一

人见到者矣。怵于中郎之浮辞昧乎？司徒之至计、

善人国纪之谬说、事后成败之妄见，填胸塞臆，安

望其息心静气、设身处地、得一持平之论耶？素臣

云：古今任事，忠贤同声一哭。论史如丁南湖、胡

致堂辈，读之能无汗颜？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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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五回摇
盘锦囊忽见庐山面目

定乐府拓开平日心胸

玉麟、飞娘有何要事？原来玉麟有女红瑶，除头面手足

外，浑身俱是朱砂斑点，年方二八，尚未字人。素臣说出老

人领进阁上一事，玉麟认是天缘，兼贪听素臣议论，欲将红

瑶为素臣之妾，故请飞娘进去与洪氏商量。洪氏不肯，飞娘

苦口撮合，说素臣是从古至今第一人物，侄女若得做他姬

妾，比做富贵人正妻高着百倍，况有此奇梦，可见是天数

了，断该允从。洪氏心被说活，遂设计将小弄用板隔截，扯

去胡梯，放下盖板，“若果上得阁来，待妾身亲见一面，以

定主意。”故玉麟、飞娘两人领素臣上阁，及洪氏出见似有

不愿之意。两人出去坐席，复听着寿梦、蔡邕两回快论，愈

加倾倒，遂打个照会，便告罪进来。一路玉麟与飞娘商议

道：“如今要强逼你嫂子的了。这种议论，得听一日，便胜

活一生，岂可爱惜体面，轻生错过。”飞娘道：“是他亲生

女儿，不是硬做的事，他又不是糊涂人，包管在妹子身上劝

化转来。”于是同进上房，洪氏先开口道：“相公与姑娘说

的文爷就是天人一般，妾身也心活了，但年纪既不相当，那

一个金黄面孔又生得怕人，又已有一妻三妾，我女儿点点年

纪，恁般相貌，怕没有王孙公子作配，去做那低三下四的

人？这段姻缘只索休提的了。”飞娘道：“关帝赵匡胤不是

赤面？张飞、尉迟敬德不是黑面？只看三日下来就看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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